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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基于“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信息化发展调研、本研究团队近三年开展的区域调研数据和国际比
较数据，本研究发现，经过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发展，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存在发展

不均衡、应用不充分、政策不落地等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缺乏优质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基础研究。为了推进我

国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建议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战略作出如下调整：理念上

从深度融合转为育人为本、导向上从应用驱动转为改善学习、机制上从独立运作转为协同创新、方略上从各自实

践转为研究先行、政策上从以点带面转为依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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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年来，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取得了举世瞩
目的成就。标志之一就是在２０２０年春季“新冠”疫
情期间，我国中小学校利用网络平台基本实现了

“停课不停学”，赢得了国内民众的普遍认可和国际

社会的广泛赞誉。具体成效如下：

１．信息技术课程。２０１２年，我国高中、初中、小
学信息技术课程开设率已分别达到１００％、９５％和
５０％（教育部，２０１３）。２００３年起，教育部先后印发
《普通高中信息技术课程标准（实验稿）》《普通高中

信息技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普通高中信息技
术课程标准（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年修订）》，并推进教材
编写和教师培训工作。义务教育阶段信息技术课程

标准正在研制过程中，计划于２０２１年底公布。

２．基础设施建设。截至２０２０年底，全国中小学
（含教学点）联网率已达 １００％，其中，出口带宽
１００Ｍ的学校，９９９２％，半数以上学校建有无线网
络。９５．２％的中小学拥有多媒体教室，９８３５％的中
小学教室已拥有多媒体教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

室，２０２１）。
３．教学资源开发与配套。“十三五”期间，我国

通过实施农村教学点数字教育资源全覆盖项目，整

合开发的英语、音乐、美术等学科数字资源达６９４８
学时，与基础教育阶段所有学科教材配套的资源达

到５０００万条。截至２０１９年底，高中、初中和小学三
个学段拥有与教材配套的完整数字教育资源的学校

比例均超过７０％；中小学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

·０５·

第２７卷 第４期
　２０２１年８月

开放教育研究
Ｏｐｅｎ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Ｖｏｌ．２７，Ｎｏ．４
Ａｕｇ．２０２１　



比例达到６８．４９％，学生比例为４６．２４％（教育部科
学技术司，２０２０ａ）。
４．教学实践应用。２０１９年，全国４６．３１％的中

小学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活动，４８．８０％
的教师应用网络学习空间开展教研活动；７４％的教
师在备课环节使用多媒体课件制作工具；９６％以上
的中小学在语文和数学课堂教学中实现信息技术常

态化应用（教育部科学技术司，２０２０ｂ）。

表一　全国３１个省和新疆建设兵团三个指标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指标 Ｎ 最大值 最小值 均值 标准差 变异系数

百兆及以上网络接入学校占比（％） ３２ ９８．３３ １４．３３ ４６．７１ ２２．４７ ０．４８

每名教师终端数量（台） ３２ １．６９ ０．５６ ０．８９ ０．２７ ０．３

每百名学生终端数量（台） ３２ １４．１ ４．８１ ９．１２ ２．６３ ０．２９

有效个案数（成列） ３２

　 注：数据来自《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８）》“３．１基础设施”的图表内容；变异系数大于１．０为强变异，０．４１之间为中等变异，０．１０．４

之间为低等变异，小于０．１为弱变异。

上述数据表明，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

建设成效显著，但在教学实践应用方面还有较大提

升空间。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已逐渐进入深

水区，一些问题浮出水面。在我国“十四五”开篇布

局之际，我们理应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进行回顾

与反思，并对未来发展进行战略谋划，以此推进我国

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一、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的主要问题表现

在以下三方面。

（一）发展不均衡

这表现在三方面：一是区域、城乡、学校之间发

展差异较大；二是教育信息化要素之间发展不匹配；

三是教育信息化实践落后于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促进教育公平是教育信息化的重要使命。人们

希望通过信息化保障教育的“起点公平”，促进“过

程公平”，实现“结果公平”。然而，我国区域、城乡、

学校之间教育信息化发展不均衡引发的“数字鸿

沟”，反而扩大了中小学教育的差距。区域之间发

展不均衡主要表现在网络接入、多媒体教室配备、教

师教学终端和学生学习终端数量等指标上。截至

２０１８年底，接入１００Ｍｂｐｓ及以上出口带宽的中小学
占比最高的为浙江省（９８．３３％），最低的是贵州省
（仅１４．３３％），变异系数达到中等（ＣＶ＝０．４８）；每

名中小学教师配备的教学终端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北

京市（１．６９台），最低的为吉林省（仅０．５６台），变
异系数达到低等（ＣＶ＝０．３０）；平均每百名中小学生
配备的学习终端数量最多的省份为北京市（１４．１
台），最低的为河南省（仅４．８１台），变异系数达到
低等（ＣＶ＝０．２９）（教育部科学技术司，２０１９）（见表
一）。以上数据说明，全国 ３１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和新疆建设兵团之间在信息化教学环境建设方

面存在较明显的不均衡。

此外，“十三五”期间全国教育信息化调研和近

年来本研究团队开展的区域调研结果说明，我国基

础教育信息化要素之间不匹配、教育信息化实践落

后于教育整体发展水平的问题也较为突出。

需说明的是，教育信息化均衡发展并不是要求

全国所有区域、所有学校在同一时期达到同样的水

平，更不是完全消除差异。差异也可以成为发展的

方向和动力，甚至可能在存在差异的前提下实现共

同发展。

（二）应用不充分

这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是信息化设施（设备）

使用频率低；二是实际应用效果不够理想，甚至

较差。

信息技术应用价值在于提高教学效率、提升教

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随着我国基础教育信

息化程度不断提高，教师教学中信息化设施的使用

频率势必更高，技术促进学习的效果理应更加明显，

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十分悬殊。２０１５年经济合作
与发展组织“教师教学国际调查（ＴＡＬＩＳ２０１３＋）”
项目报告显示，上海市仅１５２％的教师经常指导学
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完成项目或作业，尚不到国际

均值（３８．０％）的一半（ＯＥＣＤ，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的
ＴＡＬＩＳ调查数据显示，上海市仅２４．３％的教师“经
常”或“总是”让学生使用信息技术完成项目或者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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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仍未达到国际均值（５２．７％）的一半，居参与调查
的４６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排名前三位的丹麦、新西
兰和澳大利亚分别高达９０％、８０％和７８％（ＯＥＣＤ，
２０１８）。《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显示，全
国中小学校２２．１８％的教师已开通网络学习空间，但
未使用其开展教学活动；教师在课堂教学环节仍以

使用ＰＰＴ课件（８８８７％）为主，网络学习空间和其
它类型数字教育资源的使用都不充分（教育部科学

技术司，２０２０ｂ）。
造成应用不充分的深层次原因是缺少有效的基

础研究，没有清晰明确的研究成果为基础教育信息

化实践提供指导。中小学教师普遍对于“技术促进

学习”这一命题存疑，研究者也未能探明“技术如何

促进学习”的内在机理，由此造成中小学教师信息

技术应用的效果较差；信息技术的不当使用甚至加

重了教师的工作负担，影响教师使用信息技术的积

极性。最终结果是中小学教师使用信息技术进行教

学的课时比例低，应用效果不够理想。

（三）政策不落地

“十三五”期间，国家陆续出台一系列与教育信

息化相关的政策规划。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基础教

育信息化政策规划在诸多方面的落实仍不尽如人

意。《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９）》显示，全国
１４．７６％的中小学还未制定措施和机制推动信息技
术在教学中的常态化应用，３３．６４％的学校还未制定
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培训计划；３１．５１％的教师、
５３．７６％的学生还未开通网络学习空间；从未使用网
络学习空间开展教学活动和教研活动的教师比例分

别达到 ５３．６９％和 ５１．２０％（教育部科学技术司，
２０２０ｂ）。《上海市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９）———
基础教育（中小学）》显示，上海市２８．０８％的中小学
没有专职的信息化支持人员，１０．６７％的中小学没有
专职信息技术学科教师；５６．０８％的学校未建立信息
化发展监督与评估制度，１６．５３％的中小学教师从不
指导学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进行交互学习（上海师

范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２０２０）。上海市的基
础教育发展水平在我国居前列，政策不落地的问题

尚且如此突出，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山区的政策不

落地问题必然更加严峻。

政策不落地与缺少优质的顶层设计密切相关。

优质顶层设计的缺失导致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过程

中个别维度、部分指标的工作并未有效开展，甚至被

人为忽视；一些教育信息化政策仅仅提出了总体规

划，但没有明确的可测量的或可量化的标准，难以评

测其成效；政策发布之后，管理部门既未及时出台配

套方案，也没有督导措施，最终造成了部分地区和学

校政策不落地的问题。

二、问题成因

为什么会出现发展不均衡、应用不充分和政策

不落地等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两个原

因是缺少优质的顶层设计和有效的基础研究。

（一）缺少优质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是一种全局性的系统谋划，旨在为战

略规划提供实施路径（汪玉凯，２０１２）。基础教育信
息化的顶层设计是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工作总

体规划，即用系统思维对基础教育信息化各要素

进行思考和设计（陈雄等，２０２０）。优质的顶层设
计必须同时具备科学性、系统性、时效性三个特征。

要保证顶层设计的“科学性”，我们就需要以基础研

究成果为依据，并广泛征求各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

诉求。“系统性”是指顶层设计需要尽可能覆盖教

育信息化发展的各个维度，且各个维度相互呼应和

补充，避免出现矛盾或缺失。“时效性”是指顶层设

计必须在一定时期能够有效地促进教育信息化的发

展。因此，在社会发展的不同时期，教育信息化的顶

层设计要依据社会发展和人才培养需求的转变不断

调整和优化。

为了有效指导教育信息化发展，使各级教育委

员会和中小学在推进教育信息化时有参照标准，日

本文部科学省从１９９０年至今共推出四个版本的《教
育信息化指南》，涉及中小学生信息素养培养、学科

学习中的ＩＣＴ运用、教师信息素养培养、校务信息化
建设、校园信息化建设等。为了保障教育信息化的

顺利推进，２０１９年６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并开
始施行《学校教育信息化推进法》，明确了推进学校

教育信息化的基本理念、国家与地方公共团体的责

任、学校教育信息化的推进计划和必要事项，从法律

层面为日本教育信息化的推进保驾护航（陈晓婷，

２０１９）。
为应对不同时期教育信息化面临的实际问题，

美国联邦政府从１９９６年起先后颁布了五个版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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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教育技术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ＮＥＴＰ）。在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初步普及，
但在教育领域缺乏应用的背景下，ＮＥＴＰ１９９６的重
心是基础设施建设和数字资源开发；在初步具备推

进教育信息化条件的情况下，ＮＥＴＰ２０００聚焦提高
信息化教学设施（设备）利用率和教师培训，

ＮＥＴＰ２００５将以学生为中心的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
用作为核心；信息技术在美国教育领域得到普遍应

用时，ＮＥＴＰ２０１０强调个性化学习模式、教学质量和
效率的提升，ＮＥＴＰ２０１６关注学生认知与非认知能
力的提升、终身学习能力和领导力的培养。ＮＥＴＰ
系列作为美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针对

美国教育发展不同时期所面临的实际问题采取了分

阶段、渐进式策略，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不同发展

阶段的政策内容各有侧重，都是为了解决不同时期

教育信息化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吴砥等，２０１７）。
对比日本、美国等国家教育信息化的顶层设计

可以发现，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不均衡、应用不充

分和政策不落地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与缺少优

质的顶层设计有关。我国教育信息化顶层设计的

问题可以归纳为“自身问题”和“外部问题”。自

身问题指由于基础研究的不足，缺乏理论支撑和

实践检验，导致有效性较差，同时缺乏对于信息技

术应用效果的评估和检验。以《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简称《十年纲要》）为例，
虽然在一定历史时期具有前瞻性，但也存在明显的

局限性。具体表现为：１）技术倾向明显。《十年纲
要》将教育信息化的重心聚焦在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忽视了人（管理者、教师、学生等）的角色和作

用，形成了“只见技术不见人”的技术倾向。２）过分
突出“整合”。《十年纲要》突出强调了“信息技术与

课程整合”，却淡化了信息技术课程作为独立学科

的地位与作用。３）“整合”缺乏可操作性。无论在
教师层面还是学生层面，《十年纲要》都未能提出明

确、可操作的实施规划或建议。外部问题则是由于

技术发展推动了教育结构、理念和环境的变化，造成

顶层设计在教育转型时期出现“落伍”的问题，不能

有效促进教育信息化发展，甚至会产生阻碍作用。

（二）缺少有效的基础研究

基础教育的对象是成长中的青少年，关乎教育

伦理，这意味着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基础教育信息

化更是如此，不仅会耗费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而

且关系到亿万个家庭。因此，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

需要建立在扎实的基础研究之上，通过前期基础研

究取得的理论与实践成果指导后续实践，按照由点

及线到面的顺序推进基础教育信息化进程（杨彦军

等，２００９）。为了实现教育信息化健康可持续发展，
基础研究工作应摆在优先位置，从深度调研、技术促

进学习、国际比较研究等方面开展有效的基础研究，

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实践。

基础研究的开展应该依靠高水平、专业化的研

究队伍。为了获得实证数据以证明技术的适切运用

能够提升教学效果、提高学业成绩，日本文部科学省

２００５年和２００６年委托清水康敬研究团队开展了大
规模的运用ＩＣＴ的学科教学实证研究。历时两年的
７５２次教学实验的数据表明，ＩＣＴ在学科教学中的适
切运用能够促进学生学业水平的提升（清水康敬，

２００８）。这些实证研究数据和结论为日本文部科学
省在全国推进信息化提供了有力支撑。

在我国，董玉琦研究团队２０１２年正式提出并一
直践行学习技术（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ＣｏｎｔｅｎｔＬｅａｒｎ
ｅｒ，ＣＴＣＬ）范式，即研究者在文化视域下统合技术、
学习内容、学习者的研究范式。该范式强调教育技

术学研究需回归教育本身，立足于学生发展规律，揭

示技术促进学习的机理，有效指导教学实践，并在实

践中促进理论的迭代与发展。近十年的实证研究表

明：技术的恰当运用能够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发展和

学业水平提升（董玉琦等，２０１２；王靖等，２０１３；伊亮
亮等，２０１５；尹相杰等，２０１７；胡航等，２０１７；边家胜
等，２０１９；陈兴冶等，２０１９）。此外，北京师范大学未
来教育高精尖创新中心技术促进语言学习团队近年

开展的“技术促进高效语文深度读写课堂”项目，用

信息技术提供学习资源、营造学习环境，推动信息技

术与语文深度学习及核心素养培养的融合（崔京菁

等，２０１８）。

三、战略调整

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应当以提升教师和学生的

信息素养为目标，以改善课堂教学为重心，以学校的

改进为抓手。结合当前基础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

和需求，本研究建议：在“十四五”期间，我国应当从

理念、导向、机制、方略和政策五方面调整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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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育人为本、改善学习、协同创新、研究先行和依

据标准，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

（一）理念上从融合创新转为育人为本

育人为本就是以学习者为教育主体，以满足每

位学习者的学习需要为出发点，充分挖掘和发挥学

习者的潜能，为每个学习者自由发展提供条件（翟

博，２０１１）。在教育信息化２０时代，教育的重大变
化就是从注重“物”的建设向满足“人”的多样化需

求转变（朱俊，２０１８），其实质就是“育人”。因此，教
育信息化２０的落地与“育人”是相互统一的，教育
信息化最终会回归到“育人”，即“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这一教育的本体功能。

在日本内阁府的统筹协调下，日本文部科学省、

总务省和经济产业省合作构建校园 ＩＣＴ环境，开展
个性化学习，培养学生的创造精神（日本文部科学

省，２０１９ａ；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２０ｂ）。文部科学省大
臣生田光一（２０１９）指出：“建设 ＩＣＴ环境仅是手
段，其目的是为了促进中小学生发展，使其具备丰富

的创造性，成为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创造者，能够在多

变的未来社会独立生存，具备参与社会发展和建设

的素质与能力”。在育人为本理念的指导下，日本

新修订的幼儿园、小学、初中和高中《学习指导要

领》将“信息素养与语言能力”“问题发现”“解决能

力”视为学生应具备的三大基础能力，同时将编程

学习设置为小学阶段必修内容，以培养学生的计算

思维（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７；日本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８）。２０１９年１２月，日本文部科学省提出“全球
创新之路”计划，旨在通过教育信息化环境建设培

养学生的创新意识与能力（日本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９ｂ）。
（二）导向上从应用驱动转为改善学习

技术能够促进学习，因此教育信息化有价值，也

必然会有成效。无论是传统的粉笔和黑板，还是人

工智能、大数据、虚拟现实等新型技术，其在教育教

学实践中的应用都是为了改善学习，其本质“万变

不离其宗”。

自教育部印发《十年纲要》以来，我国教育信息

化发展一直坚持以“应用驱动”为导向，旨在推进信

息技术的教育教学应用。但是，随着新的技术手段

和工具不断被引入教育领域，教育管理者、教师盲目

趋向应用新技术，研究者盲目挖掘新技术与教育教

学的适切性，忽视技术应用的内在机理，缺乏批判与

反思精神，最终走向“技术万能论”的误区。我们应

深刻认识到，应用不是目的，技术仅仅是促进学生学

习的方法或手段而已。学生的发展主要藉由学习来

完成，为学生“有效学习”创造条件是教育信息化的

使命，所以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发展导向应从应用驱

动转为改善学习。

自１９９８年起，美国国际教育技术协会每十年颁
布一个版本的《学生教育技术标准》。ＩＳＴＥ１９９８聚
焦于“学习使用技术”，让学生掌握使用信息技术的

能力；ＩＳＴＥ２００７聚焦于“使用技术学习”，让学生掌
握使用技术学习的能力；ＩＳＴＥ２０１６聚焦“使用技术
变革学习”，强调让学生掌握使用技术变革学习的

能力，同时要求教师通过激励和指导学生利用技术

转变学习方式，让学生成为自己学习的主人（王永

军，２０１９）。三个版本的学生标准的焦点从“应用技
术进行学习”向“使用技术变革学习”转变，体现了

美国教育信息化在导向上逐步转向改善学习。

ＮＥＴＰ２０００首次提出“数字化学习”概念，突出数字
化学习资源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性，强调把数

字化资源与网络技术结合，用技术引导和改造教育

教学活动；ＮＥＴＰ２００５、ＮＥＴＰ２０１０和 ＮＥＴＰ２０１６三个
版本也都体现了利用技术改善学习的导向。

新加坡政府从２００７年开始实施的“未来学校”
项目，旨在探索信息技术支持的创新教学模式。新

加坡教育部除了设置诸多奖项激励学校和教师创造

性地使用ＩＣＴ，促进教学质量的提升，还重视教师培
训的协同推进（朱莎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年，新加坡教
育部推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规划的发展目标是“通

过进一步提高信息技术发展水平，保证人人享有高

质量教育”（吴砥等，２０１５），“高质量的教育”以教师
和学生高质量的教与学为基础。２００７年３月，新西
兰发布的关于学校网络设备的评估报告明确提出，

“不能仅仅关注应用 ＩＣＴ基础设施进行信息技术与
教学的融合，教师应用信息技术改变教学实践的能

力同样十分重要”（Ｗａ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７），这同样体现
了改善学习的导向。

根据基础教育的现实需求，基础教育信息化应

重点关注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学生学习，特别是

如何运用信息技术改善学校的课堂教学、如何运用

信息技术提升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的教学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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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应该以课堂教学为着力

点，以区域整体规划和学校的协调推进为基础，深入

开展技术改善学习的理论与实证研究，切实改善学

生的学习效果。

（三）机制上从独立运作转为协同创新

“协同创新”主要指“政—产—学—研”协同创

新。“政”是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能够进行资金和

组织调控，推动和组织协同创新发展；“产”指信息

技术企业、公司等能够与大学、研究机构共同开展研

究；“学”主要指作为新理论、新技术、新政策接受者

和受益者的中小学校；“研”是指新理论、新思想和

新技术的主要诞生地———大学与科研机构（边家胜

等，２０１５）。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建设主体不仅仅是
中小学，还涉及政府管理者、信息技术产业和相关研

究机构（主要指大学，特别是师范大学）。因此，基

础教育信息化是一项政府主导、多主体参与的系统

性社会事业。我国基础教育信息化由于长期缺少有

效的组织与协调，各建设主体均从自身利益出发自

行确立发展目标和工作内容，形成了主体间“各自

为战”的局面，严重阻碍了教育信息化的推进。

日本教育信息化策略制定和实施过程充分体现

了多部门联动、官民协同的特点。“多部门”主要指

日本政府各部门间的协同合作。在日本，开展教育

信息化研究不仅仅是文部科学省的“专有”任务，内

阁府、总务省以及经济产业省等都积极参与。例如，

经济产业省为了顺利推进“未来教室”项目，积极与

文部科学省、总务省等职能部门合作：总务省负责教

育信息化环境建设，经济产业省与文部科学省分别

将重心放在民间教育与学校教育。官民协同的“官

民”包括政府机构、民间企业、公私立大学、研究机

构等。例如，为了加强编程教育，日本文部科学省要

求以中小学校为主体，各地教育委员会提供支持，同

时还要与企业、大学等研究团体开展积极有效的合

作（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９ｃ）。这种协同、联动、创
新的模式体现在政策规划、实施和评估的各个环节，

各主体分工明确、相互协调，充分体现了政产学研协

同的机制。

韩国教育学术情报院通过国家教育信息系统、

教育信息服务系统和网络家庭学习系统（Ｃｙｂｅｒ
Ｈｏｍｅ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ＣＨＬＳ），协同收集、分析学校
和师生的数据，教师、学生、家长以不同角色参与其

中（吴砥等，２０１７）。２０１９年，爱尔兰政府协同基础
教育部门、高等教育组织、培训机构、工商业团体等

一起制定了《２０２２年技术技能：爱尔兰第三项 ＩＣＴ
技能行动计划》，提出依托政府、业界以及教育和培

训部门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充分利用教育和培训

系统的各类学习机会开展高级 ＩＣＴ教育和技能培
训，以满足爱尔兰对高科技人才需求（尹艺霖等，

２０２０）。
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健康可持续发展，需要各主

体的积极参与和主体间的协同合作，这样才能形成

合力，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持续稳定发展。在政产

学研合作机制下，各参与主体分工明确，主体间协作

互通。主体之间可以相互补位，但不能越位。

（四）方略上从各自实践转为研究先行

教育信息化是人类面临的崭新课题，尚没有成

功的经验和规律可循，人们对其需进行持续且深入

的探究。教育信息化实践既关乎教育伦理，又依赖

巨额的前期投入，所以教育信息化不宜盲目实践，更

不应该急于大范围推广，必须在做好前期基础性研

究的基础上开展实践工作。以往基础教育信息化推

进常采用打造“实验区”“标杆校”“示范课”“问计

于民”等形式“边探索边推广”，不仅难以取得预期

成效，还耗费了大量教育资源。因此，开展基础研究

是当前基础教育信息化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

新的信息技术工具大范围应用前的必备程序，也是

推动基础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

日本教育信息化发展在“研究先行”方面做了

以下工作：首先，在试点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构建顶层

设计。例如，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教育信息化

指南》涉及的教育改革内容，都是基于多轮试点研

究并对研究结果进行评估后才被正式写入指南；整

个试点研究过程包括制定研究方案、试点学校选择、

试点研究实施、实施结果评估等环节，所有环节都有

详细的实施计划。其次，政策推进以“研究—实

验—普及”分步递进的方式进行。日本教育领域每

项新兴技术的应用都依据设定的时间表，遵循先行

调查研讨、选择试点实证探究、反思改进的步骤，最

后才是应用和推广。以小学编程教育的推进实施为

例，为了探究编程教育作为小学阶段必修内容的科

学性与可行性，日本文部科学省于２０１６年４月成立
了小学阶段逻辑思考能力及创造性、问题解决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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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的培养与编程教育专家机构，并于同年６月公布
了专家机构的讨论结果，内容涉及宏观背景（第四

次产业革命）下学习意义的探讨、需要培养学生怎

样的能力、如何在小学教学活动中开展编程教育、开

展编程教育所需要的环境等（日本文部科学省，

２０１６）。围绕专家机构的结论，日本文部科学省开
展试点研究，参与者涉及相关领域专家、各地教育委

员会、中小学校以及企业等。研究内容涉及各学科

的编程教育开展方式、企业在编程教育中的贡献、与

大学等研究机构的合作方式、志愿者的参与方式等。

最后，文部科学省基于试点研究成果，制定编程教育

的相关标准并将其写入《教育信息化指南》，指导全

国教育实践（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２０ａ）。
２００６年，英国教育传播与技术署颁布了《学校

信息化自我评估体系》，包含领导力与管理、发展规

划、学习能力、ＩＣＴ能力、专业发展和资源六个要素，
学校以此为依据对信息化发展情况进行自我评估。

通过评估，学校衡量和评测各项政策的优劣及实施

效果，发现政策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为下一

阶段的政策制定提供依据（吴砥等，２０１７）。
科学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发展应遵循“基础研

究—实践检验—应用普及”的方略。在当前和未来

基础教育信息化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本研究建议划

拨专项经费为教育研究（包括基础研究）提供经费

保障，通过专项课题招标的方式推进研究工作的开

展，成立教育信息化研究机构或在中小学校设立

“研究基地”落实研究工作，组建基础教育信息化专

家委员会指导研究工作。只有在基础研究上下功

夫，基础教育信息化才能得到科学、稳步的发展。

（五）政策上从以点带面转为依据标准

教育信息化发展是一个开放、动态的过程。鉴

于基础教育信息化仍处于研究与探索阶段，政府管

理部门不得不采用“以点带面”的政策灵活管控教

育信息化工作，但这有可能导致“数字鸿沟”现象的

加剧。为此，政府管理部门应尽快研制基础教育信

息化各项标准，运用标准检验和评估教育信息化工

作的质量和效果。

日本文部科学省先后发布了四个版本的教育信

息化标准：１９９０年版《信息教育指南》、２００２年版
《信息教育实践与学校信息化》、２０１０年版《教育信
息化指南》和２０２０年版《教育信息化指南》。此外，

一个非常有借鉴意义的做法是将信息技术应用落实

到学科课程标准中；以２０１７年、２０１８年出台的中小
学新《学习指导要领》（以下称为“《要领》”）为例，

小、初、高三个学段的总则及各学科课程标准都对信

息技术应用提出了明确要求。

为有效评估教学过程中参与人员使用信息技术

支持教与学的行为表现，美国ＩＳＴＥ开发了面向不同
对象的标准作为评估的绩效指标，包括五个版本的

《教师教育技术标准》（ＮＥＴＳ·Ｔ）、三个版本的《学生
教育技术标准》（ＮＥＴＳ·Ｓ）以及《学校管理人员教育
技术标准》（ＮＥＴＳ·Ａ）和《计算机科学教育者教育技
术标准》（ＮＥＴＳ·ＣＳＥ）等。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学
生信息技术能力标准（ＢａｓｅｌｉｎｅＩＣＴ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针对
基础教育各个阶段学生应该掌握的信息技术能力提

出了详细规定（吴砥等，２０１５）。英国教育标准局制定
了反映学生成就的教育质量标准，如学生学业质量标

准、教师专业标准、国家课程质量标准等（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１７）。欧盟于２０２０年９
月底发布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７年）》详
细列出了十三项行动计划，其中第三项“建立基于欧

洲文化多样性的欧洲数字教育内容框架”、第六项

“制定教育者在教学和学习中使用人工智能和数据的

伦理准则”、第七项“为教师和教育工作人员制定通

用指南”、第八项“更新欧洲数字能力框架”和第九项

“开发被欧洲各国政府、雇主和其他机构认可和接受

的欧洲数字技能证书”（董丽丽等，２０２１），体现了欧盟
高度重视教育信息化相关标准的制定。

需要强调的是，标准是底线而非上限，是全体学

校和师生必须达到的最低目标和要求，优势学校可

以在达到标准的基础上进行特色发展和跨越式发

展。另外，教育信息化标准应涵盖相关核心指标，如

生均学习终端、信息技术专任教师的数量、专职信息

化人员比例等。标准还应该是明确、可量化的，不仅

为教育信息化工作提供目标，还为研究和评估工作

提供依据，也为基础教育信息化政策的落地提供

保障。

总之，今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我国即将开

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教育也

步入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信息化作为教育发展

的重要组成之一，推进其高质量发展也是必由之路。

我们认为，当下教育信息化高质量发展应以课堂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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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实效性、区域发展的均衡化和发展模式的可持

续为核心特征，且必须在发展的各个阶段审时度势，

深刻把握其实质性问题及其成因，并进行科学、合理

的战略调整。

［参考文献］

［１］边家胜，姜巧，董玉琦（２０１９）．ＣＴＣＬ范式下学习者偏差认知

转变模式研究：学习与发展共同体的视角［Ｊ］．远程教育杂志，３７

（５）：１０４１１２．

［２］边家胜，王珏，解月光等（２０１５）．技术改善学习：第五届中日

教育技术学研究与发展论坛综述［Ｊ］．远程教育杂志，３３（６）：１６２３．

［３］陈雄，王志超（２０２０）．系统思维在信息化顶层设计中的应用

［Ｊ］．系统科学学报，２８（１）：９３９７．

［４］陈晓婷（２０１９）．日本实施教育信息化相关法律［Ｊ］．世界教

育信息，（１７）：２．

［５］陈兴冶，王昌国（２０１９）．高中信息技术学科计算思维培养的

实证研究［Ｊ］．电化教育研究，４０（１２）：９７１０２．

［６］崔京菁，马宁，余胜泉（２０１８）．基于知识图谱的翻转课堂教

学模式及其应用：以小学语文古诗词教学为例［Ｊ］．现代教育技术，

２８（７）：４４５０．

［７］董玉琦，王靖，伊亮亮，边家胜（２０１２）．ＣＴＣＬ：教育技术学研

究的新范式（１）：基本构想与初步研究［Ｊ］．远程教育杂志，３０（２）：

３１４．

［８］董丽丽，金慧，李卉萌，袁贺慧（２０２１）．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教

育新图景：挑战、行动与思考：欧盟《数字教育行动计划（２０２１２０２７

年）》解读［Ｊ］．远程教育杂志，３９（１）：１６２７．

［９］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２０２１）．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发

布《数字中国发展报告（２０２０年）》［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７０２］．ｈｔ

ｔｐ：／／ｗｗｗ．ｃａｃ．ｇｏｖ．ｃｎ／２０２１－０６／２８／ｃ＿６２６４６４５０３２２６７００．ｈｔｍ．

［１０］胡航，董玉琦（２０１７）．技术促进深度学习：“个性化合作”

学习的理论构建与实证研究［Ｊ］．远程教育杂志，３５（３）：４８６１．

［１１］教育部科学技术司（２０１９）．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２０１８）［Ｒ］．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４２０．

［１２］教育部（２０１３）．教育信息化工作进展情况．［ＥＢ／ＯＬ］．

［２０１３０２２８］．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ｓ７８／Ａ１６／ｓ５８８６／ｘｔｐ＿ｌｅｆｔ／

ｓ５８８９／２０１３０２／ｔ２０１３０２２８＿１４８０４２．ｈｔｍｌ

［１３］教育部科学技术司（２０２０ａ）．“十三五”期间教育信息化有

关情况介绍［Ｒ］．［２０２０１１２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ｆｂｈ／ｌｉｖｅ／

２０２０／５２６９２／ｓｆｃｌ／２０２０１２／ｔ２０２０１２０１＿５０２５８４．ｈｔｍｌ．

［１４］教育部科学技术司（２０２０ｂ）．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Ｒ］．教育部教育信息化战略研究基地：３１４．

［１５］ＯＥＣＤ（２０１５）．Ｓｔｕｄｅｎｔ，ｃｏｍｐｕｔｅｒｓａｎｄ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Ｍａｋｉｎｇｔｈｅ

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Ｒ］．ＯＥＣＤ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Ｐａｒｉｓ［ＤＢ／ＯＬ］．［２０１５０９３０］．ｈｔ

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１７８７／１９９６３７７７．

［１６］清水康敬（２００８）．ＩＣＴ活用授业による学力向上に
"

する

#

合的分析评
$

［Ｊ］．日本教育工学学会论文?，３２（３）：２９３３０３．

［１７］生田光一（２０１９）．子供たち一人ひとりに个
%

最适化さ

れ、创造性を育む教育 ＩＣＴ环境の
&

现に向けて［ＥＢ／ＯＬ］．［２０１９

１２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１２２５ｍｘｔ＿ｓｙｏｔｏ０１＿

０００００３２７８＿０３．ｐｄｆ．

［１８］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９ａ）．平成２９·３０年改订学习指导要

领、解说［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８１２］．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ｕ／

ｓｈｏｔｏｕ／ｎｅｗｃｓ／１３８４６６１．ｈｔｍ．

［１９］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９ｂ）．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０に向けた人材育成 ～

社会が
'

わる、学びが
'

わる ～［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９０６］．ｈｔｔｐ：／／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ａ＿ｍｅｎｕ／ｏｔｈｅｒ／ｄｅｔａｉｌ／ｉｃ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

２０１８／０６／０６／１４０５８４４＿００２．ｐｄｆ．

［２０］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９ｃ）．学校教育の情报化の推进に
"

する法律［ＥＢ／ＯＬ］．［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

ｕ／ｓｈｏｔｏｕ／ｚｙｏｕｈｏｕ／ｄｅｔａｉｌ／＿＿ｉｃ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２０１９／０７／０１／１４１８５７７＿

００２＿１．ｐｄｆ．

［２１］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２０ａ）．教育の情报化に
"

する手引

［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２０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１２１９

ｍｘｔ＿ｊｏｇａｉ０１０００００３２８４＿００３．ｐｄｆ．

［２２］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２０ｂ）．教育の情报化に
"

する手引（追

补版）［ＥＢ／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ｕ／ｓｈｏ

ｔｏｕ／ｚｙｏｕｈｏｕ／ｄｅｔａｉｌ／ｍｅｘｔ＿００１１７．ｈｔｍｌ．

［２３］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６）．人口
(

少社会におけるＩＣＴの活

用による教育の质の维持向上にる
&

盵事业［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

１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ｕ／ｓｈｏｔｏｕ／ｚｙｏｕｈｏｕ／１３６４５９２．ｈｔｍ．

［２４］日本文部科学省（２０１７）．小学校段阶における论理的思考

力や创造性、问题解
)

能力等の育成と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に
"

する

有识者会议．小学校段阶におけるプログラミング教育の在り方につ

いて（议论の取りまとめ）［ＥＢ／ＯＬ］．［２０２１０１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

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ｓｈｉｎｇｉ／ｃｈｏｕｓａ／ｓｈｏｔｏｕ／１２２／ａｔｔａｃｈ／１３７２５２５．ｈｔｍ．

［２５］上海师范大学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所（２０２０）．上海市教育

信息化发展报告（２０１９）：基础教育（中小学）［Ｒ］．上海市教育委

员会．

［２６］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Ｋｉｎｇｄｏｍ（２０１７）．Ａｂｏｕｔｕｓ

［ＥＢ／ＯＬ］．［２０１７０６１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ｕｋ／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ｏｒｇａｎｉｓａｔｉ

ｏｎｓ／ｏｆｓｔｅｄ／ａｂｏｕｔ．

［２７］ＷａｒｄＬ，ＷｅｓｔｏｎＢ＆ＢｏｗｋｅｒＴ（２０１７）．ＳｃｈｏｏｌＩＣＴ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ｒａ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ＵｐｇｒａｄｅＰｒｏｊｅｃ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Ｅａｒ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ｓ［ＥＢ／ＯＬ］．

［２０１７０６１１］．ｈｔｔｐ：／／ｗｗ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ｕｎｔｓ．ｇｏｖｔ．ｎｚ／ｄａｔａ／ａｓｓｅｔｓ／ｐｄｆ

ｆｉｌｅ／０００７／９４８４／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ｅａｒｌｙｉｍｐａｃｔｓ．ｐｄｆ．

［２８］汪玉凯（２０１２）．准确理解改革的顶层设计［Ｊ］．领导科学，

（１０）：２０．

［２９］王靖，董玉琦（２０１３）．高中信息技术原有认知测试工具的

开发：基于ＣＴＣＬ的信息技术学科学习心理研究（２）［Ｊ］．远程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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